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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眺　望

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么快就有机缘回头审视过去的

经历。我以为要等到老的时候，才会整理记忆。但是，

人生的一些变动，让记忆仓库在某天像自动打开的画册，

一个个镜头扑面而来———

２０１３年，我决定改变人生轨道———辞职。之后大约

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无所事事。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我有幸得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和反省自己。特别

是和熟悉的大海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我反而看清了被

时间模糊、淡化的往事。它们有一些看似遗忘其实是无

法释怀的，有一些是一直给我支撑和快乐的，有一些则

是稍一触及即如重锤敲背……

有冷，有暖，有爱，有恨，如同深邃的大海。

无论如何，它们再次温暖了我。



慈　航　 ■

呼
啸
的
海
浪

闲话与大海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就有了航海活动。航

海是指人类在海上航行，跨越海洋，由一方陆地去到另

一方陆地的活动。

从此岸去彼岸，会历经未知和不确定。海上如此，

生活中也一样。

千百年来，航海其实几乎是作为一种遥想存在的。

航海人，如天上的云彩一样，飘荡在人们的传说中。大

海离我们有多近，大海离我们就有多远。当我们看到船

影划过海平面，消失在茫茫海天之间，传说就开始了。

人们不知道那些消失的人在大海深处如何生活，也不知

道船舶携带人们消失是一种什么样的历程，更不知道他

们在大海中如何相依为命或者反目成仇。哥伦布的母亲

不知道她的儿子如何穿过茫茫大海，郑和的母亲不知道

她的儿子如何在大海中九死一生。数百上千年来，人们

提起航海，更多是扛出他们的名字，把他们像神或者魔

一样扔在纸上。

００２



　■ 　第一辑　眺望

他们是这世间极孤独的一群人。

他们的孤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孤独选择了他们，而不是他们选择

了孤独。

这是宿命。

２０１３年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天，于我而言，也是宿命。

那一天，我离开工作了２４年的海运公司。这家公司是我服务的第一家

公司。

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２４是人生中很重要的数字。辞职两个月后的一

天，我突然想起，２４年，就是两个本命年的时间。想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深

深的沉默。我不知道向谁讲述这突如其来的感受。２４像是一道紧箍，箍在我

的头上，渐渐收紧。我体会到了孙悟空被唐三僧念紧箍咒时的痛苦，但是我

不知道咒语是什么。不知道２４是什么。也许２４并不代表什么，也可能２４代

表了一切。至少２４年时间，代表了８０００多天。

即使，仅从２４年的时间这个纬度来认定。２４这个数字，对我而言就是

重要的了。人一生，没有几个２４年。当我想起２４这个数字或者２４年的时

候，一下子就感到了彻骨的痛苦和寒冷。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一段非常漫

长的时间是过着稀里糊涂的日子，既没有意识到某些数字的重要性，也没有

意识到与那些数字相连的事情的重要性。当然，那些事情也许对谁也不重要，

但是对于生命个体，对于我，意识到即重要，意识不到，这重要也就不重要

了。一辈子，看起来漫长，无非也就是一天天连起来。没有哪一天是可以缺

失的。每一天的每段时间，都发生着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发呆、发怒、奔

跑、哭泣、吃饭和睡觉等状况下更是如此。

有时，数字，代表了一切。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毅然决然选择离开自己工作了２４个年头的地

方。我冷静又冲动地给自己做了一次了断。

人一辈子，至少需要做一次了断。

决定做这个了断后，我以为我从此不再与那个地方，和那些人有太多的

关联了，我以为我从此和海的距离将退到一个类似旅游者与大海的距离了。

我希望重新开始，过一种与原来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以为我可以做得到，但

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根本是天真的。大海和那些过去的事情并不如我

所愿般远去和消失。它们只是变得沉默不语但如影随形，它们就像一个个潜

伏者，蹲在我途经的地方。它们有时在海边，有时在山里，有时在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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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有时在漆黑无边的梦里，转过身，它们突然就出现在我眼前了。就

像放电影一样，它们喜欢在我面前一个个镜头掠过，清晰如昨日。我尝试过

拒绝，但是没有用。

谁也拒绝不了风一样存在的往事。

第一次看海

没有见过大海的人，第一次来到海边，十有八九会兴奋得一塌糊涂。

前些天，我陪两位从未见过大海的西北诗人朋友驱车从南宁到北海。为

了让他们早些见到大海，虽然已饥肠辘辘，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先不吃饭，沿

着高速公路去银滩。当波光粼粼的大海出现在面前时，他们好像被那白茫茫

的空旷和阔大吓着了，怎么也不敢相信几十年的期待来得那么快速、直接。

一位老兄小心翼翼地问我：“这是———”

我回答：“海。”

“海？！”斜躺在副驾驶椅上迷迷糊糊的另一位，虾一样弹了起来。开车的

那位老兄迅速把车开到路边停下后，推开车门，头也不回，一副痴迷的样子，

往正在涨潮的海滩走了下去。

我弄不懂大海对他们有多大的吸引力，就像他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一

踏上西北大地就觉得无比踏实一样。

来北海的前夜，南宁的一帮朋友和这几位从西北来的老兄一起畅饮到深

夜，一个个醉得不行，也累得不行。但是，第二天，天还没亮透，他们就催

促我出发了。为保证司机不困，我极尽胡言乱语之能事，却不能博几位一笑，

最后，他们要求我讲讲大海提神。于是，一路上就都讲大海了。他们对大海

那种渴望我难以想象。朋友他们家那地方一滴水比一滴油还贵，别说海，稍

大一点的湖也让他们惊叹不已。记得有一次，大家去青海看青海湖，他们竟

然疯了一样冲进冰凉的湖水里扑腾，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岸边帮他们

看行李。

我自幼生在海边，长在海边，对大海再熟悉不过了。乐意的话，我甚至

可以天天去海里玩。面对大海，我实在不好意思发出像他们那样矫情的惊叹。

当然有时也会对着大海生出一些感慨，也曾有过望着或惊涛骇浪、或平静如

镜、或轻摇慢晃的大海，借以消磨心中的苦闷和乱七八糟的情绪。虽如此，

嘴里实在没办法唱戏般 “情真意切”地讲什么 “我爱你，大海”之类的话。

００４



　■ 　第一辑　眺望

那样太酸。我也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人。

而且，很多时候，面对大海，表示感慨或者爱憎什么，我甚至觉得有点

可笑。虽然生长在海边，但是真正深入大海，第一次领略到大海，对于我

来讲，是我海校毕业后随船工作的事了。在海边生长和在海上工作，是两个

概念。

我的第一个航班，是随船从北海港去厦门港。那时我是船上的实习三副，

跟船长的班。开航依始，大海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热带低压像个到处转

悠的喋喋不休的烦人老头，在南海盘旋不去。我们的船过琼州海峡，过香港

水域，气温都闷热得让人烦躁，风一直还是六七级的样子，但又形不成台风，

船一路上摇摇晃晃不停。没形成台风，船就不靠岸避台，就要一直往北开。

和我同一班的老水手老梁，是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只要是五级以上的风，

老梁就会晕得像快要死一样。如果有风，什么时候开船，他在开船前就把肚

子里的东西吐完了，航程有几天，他就几天粒米不进，靠吃些水果、喝些水

度日，用船长的话讲，他是一起风就打吊针。只有到了目的港，他才能像个

正常人那样吃饭。这样的体质，实在不应该在海上工作，在岸上随便找份工

作做就算了。但是，老梁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老婆没工作，老母亲有病，

儿子也有病，做船员的工资比岸上的高，而他又没有其他特长，不到海上混

生活，他能怎么办？一路往北，老梁大部分时间像午后大太阳下的狗一样，

歪歪斜斜地靠在驾驶楼的角落。有时我实在无聊了，就开玩笑问他，怎么不

出去看看风景？老梁有气无力地回答，卵都晕没了，看什么风景。

大海当然也有平静、美丽的一面。船靠岸了，货卸完了，海天之间，鸥

鸟飞翔，笛鸣声声。看西下的夕阳，半躺在海水里，那景致，那颜色，那融

入无形的柔情，非亲历不能体会。只是这个时候，对于一个航海的人来讲，

一股怀恋之情、悲伤之念会不由自主缓缓而来，先是一点点，然后是满腔，

最后好像漫天都是。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那些西北诗人朋友在海里玩过瘾了之后，我给他们讲了老梁的故事，

大家的兴致虽然不至于为此受到影响，毕竟也长叹一声。其中一个朋友也给

我们讲了一个他西北老家一个老汉的故事。那个老汉在六十几岁的时候，有

一天，得到一头受伤的羊。没儿没女的他，精心给羊包扎伤口，一勺一勺给

羊喂水。羊伤好了之后，他天天领着羊到十几里外的地方找草吃。天热了，

他给羊扇风；下雪了，他挨着羊睡。他跟羊讲人类听不懂的话。直到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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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人发现他挨着羊躺在炕上，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朋友说，不知道为

什么，我突然想到这个事。他讲，世上可能有些孤独是无法回避的，即使在

那么热闹的大海里和西北那么阔大的土地上。

翻腾之下

望着大海，我有时会想：翻腾的波涛之下，到底掩藏了一些什么呢？

沉船？沟壑？黑暗？还是不为人知的光亮……

凭借科技手段，人们几乎可以观察到大海最深处的景物。摄影镜头中的

海沟、高低不平的山川、黑暗中的光明、倔强的鱼类和微生物等，浩渺、深

远、神秘……梦一样的景致，牵引着人类好奇的目光。

但是这样观察和了解大海，固然可以满足好奇，但是大海给人的感受，

科技手段显然帮不上忙了。

我出生在海边，长大后，又从事与大海密不可分的职业。我隐约看见，

通向大海，有一条神秘的通道。沿着那条通道能走多远、多深、多久，与大

海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否可以穿过那些波涛的翻腾，越过灯塔那些黄

光，到达彼岸，或者回到原处，那得看各人的造化。

如果有一天，大海彻底停止翻腾

我们这些在海面上受折磨的人

在海面或者海底

会不会比一根白骨存在更久

２００５年７月的某天，我写了上面这些句子。那时，其实我更想找一个人

问问，如果有一天，大海彻底停止翻腾了，我们会怎么样。但是我找不到人

问。我于是只能问自己，但是我自己更加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想起翻腾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起了一个老同事。

他是一个老水手，患肝硬化、胃溃疡，离婚，死于Ｎ１８′３０″，Ｅ１０８′３５″。

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死，什么时候死，以什么方式死。

——— “酒鬼”！

这是人们对他的称谓。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他失踪的时候，

人们的反应是 “喔”！没有人惊讶，好像他本来就应该失踪一样。甚至，似乎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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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辑　眺望

他不失踪、不死，活得好好的，更让人们惊讶。他是活在这个世上的孤魂野

鬼。他像一缕烟，消散于海面，转眼就烟气消散了。但是我记得他，他令我

惊讶于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我把他的事情写在了诗里：

航程中没有晨昏，而你有酒

酒就是你的晨昏

当我把头深深埋入双膝

在黑暗中向光明投降时

你的低劣米酒，在大海上

保存了我仅剩的一点清醒

我曾以为自己清醒，清醒地记录了 “生命的脆弱和无常”，以为自己的清

醒会一直保存着，像神火，永远不会熄灭。但是，现在我省悟了：这世上没

有永远不灭的火种。只要是火种，就会有熄灭的一天。何况清醒不是火种，

清醒是什么，我根本表达不清楚。如果一定要说清醒是什么，那只能说清醒

是梦幻。清醒会在某时某刻突如其来，也会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意识到清醒的

时候，它已经悄然逝去。

酒鬼、翻腾、大海深处……

他们之间可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他们之间肯定有某种我料想不

到的关联。

对熟悉的大海，我总是按捺不住好奇。我不能确定自己为什么好奇，正

如对身边熟视无睹的事物有时突然好奇起来一样。身边的事物，并不因为在

身边，熟悉，我们就算了解了。往往是最熟悉的东西，给了我们最深刻的陌

生感，不是吗？

大海，对我，正是这样。

长久以来，我以为自己对大海够熟悉的了，但接近大海，走进大海，却

又能很清晰地感到自己对大海的陌生，乃至有时竟然有从来不认识之感。

有时我甚至站在海边凝望时，对自己眼前的这片海怀疑起来———

眼前这辽阔，到底是什么？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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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海

对于大海，我常常沉默。

但是面对大海又总有一种冲动，一种要说话的冲动，一种不吐不快的

冲动。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像我这样。我身边没有可以问这个问题的人，而这

个问题似乎也没有必要问。这是一种私人化的感受，就像感受窗外吹过的风

或抽一支烟。表白和阐述都将无功而返。但我忍不住自己有想法，特别是近

一段时间来，在工作和生活上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和遭遇，常促使我面对

大海，怀想大海。大海依然宽广和不动声色，浪花拍打着沙滩和岩石，哗哗

的声音，有时让我更惆怅，沉郁得甚至想往大海深处走去；有时却让我情绪

高昂，想长啸一声，仿佛希望所有不快和困难都在一声长啸中烟消云散、荡

然无存。

许多年以来，大海毋庸置疑成为我的寄托。我感觉自己和大海之间有一

条神秘的通道。从转身开始，往南，一直向前。经过草坪、树林、公路、人

群，沿着自己指定的方向，一步一步，会来到大海边缘。大海以涌动和辽远

把我紧缩的目光稀薄得像沙一样松散。

仿佛就在昨天，和昨天一样。我跟随着自己的倒影，迈着一串稚嫩的脚

印，来到这里，这里是大海边缘。大海以涌动和辽远把我的目光拉远，拉向

无法企及的天边。我看到晚霞在天边燃烧，好像不把天空烧出一个窟窿誓不

罢休。那情景至今铭记在心。其实南方傍晚海天之际，现在和若干年前大同

小异，但是我无法忘怀多年前的情景。有时一闭上眼睛，那些天上的火就真

像球一样从远处滚来。我想告诉自己，那不是真的，但是另一个声音马上就

会纠正我，那就是真的！

往事就像烙印一样，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和儿时种水痘时在胳膊上留

下的痕迹一样，将陪伴自己一辈子。

面对往事，生命真是幸运，有温存和快乐。温存和快乐在某个路口，守

候着，让生命更空旷或者充实。这会不会就是历史？个人的、某段时间里的、

不为人知却不可或缺的历史。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改变了历史？对于我来说，大海和自己的历史，是靠

什么来保存和记录的？哪怕用尽最后一滴墨水，就可以书写出大海历史的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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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就可以书写出内心思绪的万分之一？就可以任由自己来担当自己的

审判官和赞美者，或者是观众？

大海无言。天地无声。内心默默。

但是我知道大海意味着什么。我至少知道大海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些流云，那些飘荡的烟，那些白的和黑的沙，那些在沙滩上一躺千百年的

贝壳，那些被折断而后被泡绿的海草，那些海浪掩埋了的白骨和冲散了的血

汗，以及像涛声般忽远忽近的故事、传说、欢笑、悲忧……

它们是引领我走向大海的钥匙。

这把钥匙，在我抬头望天的瞬间，早已在远处闪亮、摇晃，发出呜呜的

低沉的呼啸声。

幻　觉

大海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它像一个无边的磁场，吸引和排斥同时存在。

我不相信有谁能够抗拒大海的诱惑和对大海的恐惧。多年之后，我仍然

能感受到大海对我的强烈吸引和给我无比巨大的不安。我知道这种感受是一

种伤害，明知道是伤害，却又无能为力。就像谁能摒弃得了美好的期待和噩

梦的来临呢？

显然，大海不是梦想或者噩梦。大海只是大海。

有时我想，在海上，听风声，看落日，晕浪或者喝酒，到头来可能只是

一种幻觉。

我愿意相信那是幻觉。

是幻觉吗？不是。不是幻觉又是什么呢？

岸上的一举一动、一物一事，到了海上将会被改变，改变其原来的前和

后，改变其原来的方向，改变其快慢，甚至改变其内容。

在幻觉和现实中穿行，渴望、兴奋、绝望、无聊就产生了，对崖岸，一

定会有无法压抑的期待和冲动。人，于是变得木讷或者清醒无比，但是谁又

能知道木讷和清醒意味着什么？

在辽阔的大海里，谁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君王，谁也都可以成为自己的

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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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的呼啸像狼嚎一样

我说我听过波浪呼啸的声音像狼嚎一样，朋友们不相信。

他们说风浪的声音怎么可能像狼嚎？风浪和狼是截然不同、风马牛不相

及的事物。有些朋友甚至认为听涛是人间一大乐事，把听涛与狼嚎相提并论，

是对大海的大不敬。

我知道涛声和狼嚎不是一回事。但是谁能解释清楚感觉是怎么回事？一

首乐曲，不同的人听来，会萌生出千差万别的感受。有些人如聆听天籁，有

些人认为是噪声，有些人听着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有些人听着却觉得莫名

其妙。

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感觉，用学识、修养、经验、阅历……就能完全解

释清楚吗？

波浪的呼啸像狼嚎一样。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夜深人静的时候，狼的嚎叫声，穿过夜风，穿过空旷的原野，从远处传

来，会让人汗毛瞬间倒竖。这是一个听见过狼嚎的长辈告诉我的他听到狼嚎

时的感觉。他说他曾听到过狼嚎声，是低低的、长长的，不尖厉、不高亢，

但瘆人得要命。那声音就像不知不觉中，喉咙伸进来的一只手。那只手在喉

咙深处不急不缓地抓着，在喉咙深处不动声色地扭动。他说听到狼嚎那一瞬

间，他马上一点也不敢动了，甚至呼吸也是不由自主地压制着，让呼吸缓慢，

更缓慢一些。他害怕呼吸声会惊动远处的饿狼，害怕哪怕最细微的声响也将

引来不知源自何方的致命攻击！

我听到的那些浪涛的呼啸，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站在船舱中，透过厚厚的窗玻璃望出去。天空阴沉沉，海面灰茫茫，起

伏的波浪像涌动的雕塑，有节奏地，快速地，一次又一次，淹过船舷、船艏

以及其他海里浮现的东西。

如果不是身在船舱，饱受颠簸之劳、晕浪之苦，随时有葬身鱼腹之虞。

如果站在坚实的陆地上，遥想大海中形如叶片的船舶一会儿钻到水里，

一会儿从水里钻出来，倔强的船舶将该让人如何赞叹！

而身处船上的人，在那样的时候，只能眼瞪瞪盯船舷、船艏，看着它们

好不容易从海水里钻出来，马上又让波浪淹没下去。人在这个环境里，在这

样的大风浪中，都能很明显地感到自己就是一片树叶，就像树叶一样在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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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翻滚，不知道哪一次波浪就把自己压进到海水里，再也浮不上来。这样的

时候，人只能在船舱里无言等待，等待仿佛永远停滞的时间和越来越猖狂的

风浪过去。在这无尽的等待中，人会极度疲惫，而神经会慢慢不再像刚起风

浪时那样惊诧和绷紧，剩下的是渐多的不踏实和渐厚重的麻木。想闭着眼睛

不看，想捂住耳朵不听，想从天的最远处看到哪怕一丝太阳的亮光。但这些

渴望，在那个时候，事实上都不可能实现。波浪的声音仍然在外面徘徊，低

低地、沉沉地、呜呜地响。这些声音穿过厚厚的锈蚀的铁板，穿过被海水打

磨得锃亮的玻璃窗，钻进耳朵，在心里久久回荡，然后好像从背心某处漏出

去……

这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的水手，在大海里、大风中，凝固成的关于波浪的

部分记忆。

时间流逝，工作更换，也许此生我再也难有机会听听波浪如狼一样的呼

啸，再也没有机会站在船舱的玻璃窗前，感受船舶像树叶一样在海里漂浮了。

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想起大海，便有再看一看波浪澎湃、听一听风

浪拍打的声音的冲动。虽然我不敢肯定自己这份冲动是真的那么迫切还是仅

仅因为记忆久远而产生的。

我知道，回忆中的东西往往不可靠，快乐会酝酿成苦难，恐惧会酝酿成

眷恋。过去了的事情，遗留下来的往往只有最苦或者最甜的那一部分。那些

感受会在时间流逝中日复一日地被突现和强化，越来越清晰。就像那些呼啸

的波浪，它们的声音可能原来并不一定如我记忆中的，但是在我内心里，它

们就那样。我从来不会把它们的声音混淆成别的什么声音。一想起它们，那

狼嚎一样的声音马上会在我耳边回荡。

我一直相信这是真实的记忆。

我告诉我的朋友，那些波浪的声音真的像狼的嚎叫。他们不信。他们对

大海的印象太美好了。也许我应该把那些呼啸想象得美好一点，柔情一点，

哪怕平常一点也好。但我不能。他们大多数人也曾搭乘过船，从我居住的北

海去海南，或者从广州去香港甚至更远的地方。他们乘坐的客船平静地划过

海面，穿过海峡，在平静的海面上，他们看到渔帆点点，感受梦幻黄昏，听

到汽笛的声音穿过云霞，从远方传来，又飘到远方去。他们会情不自禁由衷

赞叹。这样的情境，我也经历过，而且可以说曾经经常经历，或者说，看到

过更多比他们看到的更美的大海。但这样漂亮的黄昏时分的大海，给我的印

象并不深刻。大海给我更深刻的印象是大风中的波浪声。沉沉的、低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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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不断……

我知道那些声音事实上模糊了我对大海的某些美好记忆，但我拒绝不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那么多年过去，我并没有真正拒绝过，没有

真正想忘记过那些狼嚎般的声音。我相信那些声音将会覆盖我的一生，相信

那些声音会在某个无法预测的时候，让我一下子又像多年前站在船舱里那样，

呆住。

面对这样的记忆，我无能为力。

我拒绝不了它们的突如其来。

眺　望

站在一棵木麻黄树下眺望。

大海透彻的蔚蓝和太阳接近于纯白的光芒，共同营造出让人炫目的效果。

仰望中，犹如有亿万根纤细的银针沿着视线反射过来，使海里或动或静的事

物，船舶、海鸥、浪花、岛屿……都飘浮起来，如海市蜃楼。

眺望可能更是一种感受，而绝非仅仅目睹而已。

眺望中，海里传递过来的巨大、渺小、轻微、折服、无奈甚至空白，诸

般感受，一下子奔涌过来。

这是面对大海没有办法拒绝的事情。

在浩渺大海的面前，所有飞扬的骄傲只能平静下来。

因为大海无限，所以人心只能有岸。

系岸而安宁。

视野里，一串串脚印从我站立的地方向海滩延伸，深浅不一，整齐又拘

谨。它们消失在海岸交界的地方。

人类一直喜欢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不同时间和地点，走向大海，渴

望被铭记，渴望进入大海，甚至渴望成为大海的历史。

而应付人类对海洋的胡思乱想，大海从来都不置可否。

海浪只 “哗啦”一声，就把沙滩上人类踩出来的那些凸凹不平抹去了。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渺小而卑微———虽然有人不承认。

也看到宛如一叶浮萍在海里飘的，那是一只小舢板或者一艘大船。它们

正摇摇晃晃渐远或者渐近，正满腔热忱奔赴不可知的前方或者疲惫返回。

目光最后还是会集中到大海的蔚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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